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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隐喻认知的网络新词传播模型构建与社会文化阐释

何一凡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省成都市，611756；2803336249@qq.com）

摘　要：网络新词作为数字时代语言活力的直观体现，有着独特的生成与传播机制，其产生的基础是人类固
有的隐喻认知能力，同时深刻映射了社会新文化的流变。本文构建了“隐喻认知驱动的网络新词传播模型”
（Metaphor-Driven Dissemination Model of Network Neologisms， MDDM），尝试将网络新词从萌发、扩散到
固化或转化的动态过程，用一个整合了“隐喻认知——语言符号——社会文化”三个维度的理论框架进行系
统性阐释。该模型的核心观点在于——网络新词的实质，是群体共享的隐喻性概念在语言层面的具体化呈
现。网络新词的传播范围与接受程度，受到隐喻的源头在群体中的心理共鸣程度、现实语境适配性，以及传
播媒介技术特性等因素的共同制约。基于对“内卷”“社死”“躺平”“佛系”“润人”等典型网络新词案
例的分析，本文将阐明这些词汇如何借助隐喻机制承载特定社会情绪、解析现实社会压力并重构群体身份认
同，进而成为解读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心态嬗变的独特窗口。本文尝试融合认知语言学与社会符号学的视角，
为理解词汇创新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新的解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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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与社会生活正逐渐深度融合，网络空间成为语言创新的主要阵地。网络新词具有产生速度快、传
播范围广、形式灵活、语义高度集中等特点，构成了当代语言生活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这些新词不是简单的
语言游戏，也不是社会生活的副产品，它们蕴含着人类深层的认知机制，尤其是隐喻认知的强大力量，并与
特定社会语境中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集体情感密切相关。
隐喻不仅是修辞手段，更是人类理解抽象概念、组织经验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 [1]。网络新词的创造与理

解，高度依赖将相对陌生、抽象或复杂的网络现象、社会体验、情感状态，通过隐喻投射（Metaphorical
Projection）到更为熟悉、具体、易于感知的源域（Source Domain）之上 [2]。例如，“潜水”喻指在社交群
组中只看不说，“种草”喻指被成功推荐而萌生购买欲望，“内卷”喻指非理性内部竞争导致的无效消耗。
这些词汇的成功传播，关键在于其隐喻结构有效唤起了群体成员间的认知共鸣 [3]。
现有研究多从语言学本体、传播学路径或社会文化批评等单一维度切入探讨网络新词（如：李宇明，

2012；汤玫英，2010；Androutsopoulos， 2011）。本文将尝试构建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模型——“隐喻认知驱
动下的网络新词播模型”（MDDM），通过结合认知机制、语言符号以及社会文化语境，系统阐释网络新词
从个体的灵光乍现到群体的广泛采纳，再到最终融入主流语言或归于沉寂的全过程，并挖掘其作为社会文化
镜像与建构工具的双重角色。

1. 理论基石

Lakoff和Johnson指出，隐喻本质上是跨概念的映射（Mapping） [4]。这种映射绝非孤立、随机的词汇借
用，而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概念迁移过程。源自物理空间域的方位感知——如“潜水”喻指用户在线但不发
言、“上岸”喻指脱离困境或达成目标、“翻车”喻指意外失败等，这种感知被用于形容社群中的存在状态
与行动轨迹。战争域的冲突、攻防逻辑，则赋予网络互动以激烈的对抗性色彩，“攻陷”评论区、坚固如“
堡垒”般的观点等，将战场图景拓印在网络交锋的场域。生物域，特别是病毒传染与有机体状态的模型，为
理解信息扩散及用户行为提供了可借鉴的框架，比如“病毒式传播”精准捕捉了信息传播的指数级蔓延态
势，而“僵尸粉”则喻指那些由机器控制，无交互能力的空洞账号，揭示出网络生态中的异常。游戏域的规
则与体验也被广泛应用于跨概念域的映射，“开挂”喻指超越常规游戏能力的表现，“副本”则指独立于游
戏主线的特定任务场景，以上映射将人类在虚拟世界的参与感植入现实社交互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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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具身认知理论 [5]，隐喻映射机制的本质在于人类经验结构的具身性特质。源域的选择并非任意的符
号操作，而是深刻植根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体验之中。网络新词的建构过程常常策略性地调用日常生活中具
体的身体经验、感知维度以及基本生存图式。例如，“吃瓜”表征的围观姿态、“搬砖”喻指的劳动状态、
“躺平”象征的消极应对，均构成高度具身化的概念基础。这种具身基础天然地赋予新兴语言符号以认知通
达性，从而显著提升其在集体认知层面的可理解性、记忆留存潜力以及传播扩散速度。进一步而言，隐喻作
为概念映射过程，必然承载特定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内涵 [6]。例如，“内卷”一词中的“卷”凝练地投射出系
统压力下的窒息感与集体焦虑；“躺平”则通过躯体静止的意象，传达了对绩效社会主导价值的抵抗姿态；
“yyds”（永远的神）则借助神性符号，编码了极致的崇拜情感。因此，这种以具身体验为认知基础、以隐
喻映射为生成机制的语言创新，实质上是社会群体心态的具象化反映，高效地传递着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
群体心理、价值取向与情感共鸣。
从文化进化的视角看，网络新词可被视作典型的语言模因 [7]。模因论将文化信息单元类比为基因，强调

其通过模仿在个体间复制传播的特性。网络新词的传播效力取决于其模因的繁殖力（Fecundity，即被复制的
速率）、保真度（Fidelity，即复制过程中的信息保真程度）和存续力（Longevity，即其存续的时间长度）
[8]。
网络新词的扩散过程亦可应用创新扩散理论进行分析。该过程通常表现为新词在特定的社会网络结构

中，经由意见领袖或关键节点的推动，依次在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大众、晚期大众及滞后者群体中逐
步渗透。社交媒体平台极大地加速了这种扩散进程，并使得传播路径和影响机制变得更为复杂 [9]。

2. 隐喻认知驱动下的网络新词播模型（MDDM）构建

隐喻认知驱动下的网络新词播模型模型整合了隐喻认知的驱动机制与网络新词传播的动态过程，构成了
由四个核心要素、三个动态阶段和一个反馈环路组成的系统框架。

图1 隐喻驱动的网络新词传播流程

如图1所示，在隐喻萌发与符号创生这一阶段，网络新词的传播始于社会文化背景激发的认知需求，通过
隐喻映射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象符号载体，例如谐音或图像，完成语言符号的初始创生。这一过程深刻依赖
于特定社会语境中的群体认知动力，为后续传播奠定语义基础。
在群体扩散解阶段，网络新词依托网络平台的即时性与去中心化特性，通过社群圈层渗透、模回复制及

用户二次创作引发的变异创新实现指数级扩散。此阶段伴随语义泛化或形式简化，形成动态的变异-筛选-再
传播链式反应。
到了社会渗透与固化阶段，网络新词在语言系统规范约束下经历制度化过程，由主流媒体或权威机构采

纳获得合法性，通过语义演化脱离原始隐喻语境，最终经生存筛选机制淘汰低适应性词汇，成功融入公共语
言系统成为稳定表达。
最后在算法推荐的加持下，用户使用行为强化隐喻认知，积累的符号资源反哺新词再生，形成反馈环

路，由以上四个阶段形成了认知强化到资源再生再到技术迭代的闭环，持续推动新词向更高社会渗透度循环
演进。关于模型本体，将在下文“四个动态传播阶段”部分进行具体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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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有如下表1所示的四个核心要素：认知动力、符号载体、社会文化土壤以及传播网络。其中：认知
动力，该要素是驱动整个新词创造过程的第一动力，这里“隐喻”不是简单的修辞，而是一种认知方式——
让我们能够借助熟悉且具象的概念，去理解并表达那些抽象而复杂的社会现象、内心情感以及新兴技术，正
是通过这种跨概念的映射，难以言说的体验才得以转化为大众能够轻松理解和使用的语言结构。
符号载体，该要素指网络新词呈现出的外在形态，其形态多样，可以是汉字组合，如“内卷”“躺平”

等；拼音缩写，如“yyds”“xswl”等；数字谐音，如“520”“9494”等。以上形态追求简洁明了、新奇有
趣，并用最短的符号组合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而这种设计十分契合网络传播快节奏、碎片化的环境，降低
用户理解和使用的难度。
社会文化土壤，该要素是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缩影，其指向当下正在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或普遍存在

的群体性情绪，以及广泛流行的影视、音乐、游戏等领域存在的亚文化现象。这些新鲜的文化土壤为网络新
词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和话题，并迅速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
网络传播这一要素展现了网络新词迅速扩散的系统，该系统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主体，有着复杂交织的传

播渠道，可点对点的人际聊天，也可在特定兴趣群体内部形成讨论圈层，或是搭建面向广大受众的公共平
台，这些渠道相互交叉、连接，加之社交媒体独特的互动机制，如转发、评论、点赞等，能够使一个网络新
词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小圈层蔓延至整个网络空间，完成从诞生到流行的关键一跃。

表1 隐喻认知驱动下的网络新词播模型的核心要素表

​要素名称 本质特征 功能定位

认知动力 隐喻机制
将复杂的社会体验、情感或技术现象通过概念映射转化为可

感知的结构化表达

符号载体
多元语言形式如：汉字组合、拼音缩写、

数字谐音、符号混合等
通过简洁性、新奇性、趣味性及表意效率降低传播门槛，激

发用户使用意愿

社会文化
土壤

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环境要素
来源于社会热点、集体焦虑、流行文化等，可提供新词创作

素材

​传播网络 以社交媒体为核心的融合传播结构
人际交流、群体、大众传播的复杂网络通过转发、评论、点

赞、话题标签等加速传播速度

该模型存在四个动态传播阶段。
第一个阶段，隐喻与符号的产生。动态传播源于个体或小群体对特定社会现象、普遍情感或新兴技术体

验的认知需求 [10]。当现有的语言难以精准表达某种复杂体验时，便会触发创新表达的需求。例如，对一种
社会普遍存在的非理性内部竞争状态的概括需求，成为新词语创生的驱动力。此时，人们通过隐喻性思维，
在认知层面完成跨越领域的意义映射，将某个具体的概念的核心特质，投射到需要描述的新现象上，紧接
着，为这一新形成的隐喻性概念寻找一个新颖且高度契合网络传播语境的符号载体，最终选定符号——“内
卷”。
第二个阶段，网络新生的词汇一旦在特定社群内部被首次使用并引发注意，如某活跃论坛、某粉丝圈

层，便意味着开始群体扩散 [11]。在这个阶段，新词如同模因，通过使用者的大量模仿、引用、评论等操作
以及丰富的表情包、段子、短视频等形式的二次创作，便足以在社群网络中进行快速复制与传播。值得注意
的是，这种复制并非单纯克隆，往往伴随变异，即词语具体指称的范围、使用的具体语境以及附带的情感色
彩等，都可能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变异。例如，2024年初，GQ实验室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发布了
一篇定义“淡人”生活态度的文章，将其描述为“情绪无波动、社交极简、目标随缘”的群体，迅速引发年
轻人共鸣，该词也入选了2024年12月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4年十大网络用语”[12]，该
词发展至今，泛指持有追求低欲望且反对恶性竞争的生活态度的人。这一语义的扩大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最
初隐喻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宽泛语义的解释空间，使群体的共同构建成为可能。除此之外，社群的凝聚力
与活跃度、社群内部意见领袖的带头与推动、新词自身蕴含的模因传播潜力 [13]，以及平台算法的推荐机制
等共同成为该词语此阶段加快扩散速度的影响因素。
第三阶段，社会渗透与固化。当网络新词的影响力突破其起源的社群边界，向更外沿的社会层面蔓延，

甚至进入主流媒体话语以及官方政策表述时，便进入了社会渗透阶段 [14]。此时，新词的传播轨迹开始分
化：一部分新词成功实现了系统的固化，被主流文化和社会机构接纳，词义相对稳定，成为生活常用语。在
这个过程中，新词原始的隐喻被弱化，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望文生义”现象，成为直接的概念标签，如“给
力”“山寨”等词便经历了这样的固化过程。另一部分新词则可能经历语义转化，包括语义范围的扩大或缩
小、褒贬情感色彩的偏移等。此外，它们还可能作为活跃的语素，参与构词，例如“内卷”中的“卷”可以
构成“卷王”“卷心菜”。然而，并非所有网络新词都有持久的生命力。部分网络新词因其指代的现象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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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过强或缺乏持续的社会文化土壤支撑或无法承受语言系统内部的规范性压力等，从而走向消亡，被新词
取代。
网络新词的传播并非单向的线性过程，而是会形成一个反馈环路。网络新词的流行程度、因其引发的社

会讨论或争议，会反向强化、塑造或改变相关的社群的集体认知。对“内卷”现象的大规模讨论，本身就在
加深社会对其存在和影响的认知，激发有关群体寻求改变的集体行动。同时，那些成功固化或经历了转化的
网络新词，又成为未来语言创新的资源，为新的隐喻思维和词汇创新提供丰富的素材和认知基础。此外，传
播平台的迭代，重塑着信息传播网络的形态。新平台、新功能、新算法等，都在影响着网络新词被发现、传
播、协商和转化的路径，整个传播过程始终处于技术驱动的动态演变之中。

3. 社会文化阐释：网络新词作为隐喻性社会文本

网络新词作为隐喻性的社会文本，如一把把锋利的刀，准确切入当代社会肌理，用隐喻编码群体情绪价
值转向以及文化脉动。下面将用一些具体例子来阐释网络新词是如何作为隐喻性社会文本从而反应社会

肌理。
以下网络新词将技术赋权下的社会情绪共鸣与群体焦虑进行了具象表达。
“内卷”（Involution）：该词源于人类学术语involution的隐喻映射，将生物形态中向内缠绕的核心特质

精准投射至社会恶性内部竞争现象，完成符号的产生。最初在学术社群萌芽后，借教育、职场等议题在社交
平台引爆群体扩散，使用者通过做题家主题漫画等表情包和短视频二次创作加速其复制变异，使词义从学业
竞争泛化为任何无实质增益的过度内耗。社会渗透阶段成功固化体现为入选《现代汉语词典》及反内卷政策
表述，语素“卷”参与构成“卷王”等新词，原始隐喻弱化，从而转化成概念标签。反馈环路中大规模社会
讨论反向加深公众对系统性压力的认知，推动该词成为解构当代竞争文化的核心符号。
“社死”（Social Death）：其将生物上“死亡”转化为社交身份崩溃的心理创伤，实现跨域映射。早期

在豆瓣小组等社群发酵时，用户以第一人称“社死”的经历引发网友共情，推动群体扩散。词义变异呈现窄
化特征，从广义社交失序转向公共场合出丑，情感色彩从沉重蜕变为戏谑。社会渗透阶段未进入主流话语但
完成语用转化，成为年轻人化解尴尬的自嘲工具，依赖网络匿名形成安全表达。技术驱动体现于短视频平台
“社死现场”合集标签的算法推荐，持续加速线上身份焦虑议题的发酵。
以下网络新词是青年群体在各种压力下形成的生存法则。
“躺平”（Lie Flat）：以身体躺卧姿态隐喻退出竞争体系的消极抵抗，完成认知映射。2021年贴吧《躺

平学》宣言触发工薪阶层共鸣，在反内卷语境中经病毒式扩散完成群体传播。语义变异呈现两极化，既被贬
斥为懒惰又被颂扬为与世无争的生活哲学。社会渗透阶段，该词受主流媒体批判反而强化了其亚文化认同，
最终转化为低欲望的代名词。虽未完全固化，但因持续的经济下行压力而保持其生命力，在反馈环路中形成
“躺平青年”群体身份标签，实现从社会现象到文化符号的跃迁。
“佛系”（Buddha-like）：借佛教超脱意象映射低竞争欲生活态度，实现宗教概念的世俗化转译，并在

青年社群依托“佛系追星”等句式完成模因复制。在社会渗透阶段成功固化进入日常语汇，原始宗教隐喻彻
底字面化为描述淡然心态的通用标签，词义高度稳定，其核心价值在于沉淀为语言创新资源，为后续“淡人
”等词提供认知模板，展现亚文化向主流文化渗透的经典路径。
以下网络新词彰显了亚文化认同。
“yyds”（Eternal God）：借“永远的神”的拼音首字母缩略，在刚兴起时隐喻极致的赞美，其本质是

效率驱动的符号创新。在电竞饭圈社群爆发期，依赖直播弹幕高频复制与输入法联想实现跨圈层扩散，从极
致赞美降级为普通称赞，社会渗透阶段未固化但完成功能转化，后因表意模糊便加速了衰退，被“绝绝子”
等新词替代，这也印证了网络语言更替的速率之快。
“绝绝子”（Absolutely Awesome）：“‘谓词性X+子’为鉴赏型态度评价资源，有着流传度广、使用频率

高等特点，颇具代表性，先从结构本身来看，‘绝’为褒义性形容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独一无二的；
没有人能赶上的’，这使得‘绝绝子’的基础性态度意义为‘很绝、非常好’，表赞赏态度”[15]，形成新型修辞模
板。依托小红书等女性向平台传播，经意见领袖标准化话术如“好吃到绝绝子”等推动复制，其变异呈现寄
生特性，必须依附“谓词性X”使用。
以下网络新词是使用者对所指对象的戏谑表达。
“栓Q”（Thank You）：中文谐音梗。谐音梗将英文谢意异化为崩溃式反讽，创造情绪表达新范式，依

靠“魔性”的发音激发二次创作模仿实现传播，语义变异关键点在于从字面感谢转为负面情绪宣泄，如“我
真的栓Q”的语境重构。在社会渗透阶段因语境局限性难以跨圈层固化，成为短视频平台特有的时效性用
语，证明缺乏文化根基的网络新词更容易被网络淘汰。
“蚌埠住了”（Can't Hold Bengbu）：谐音双关，其中“绷不住”指代人的情绪失控，“蚌埠”是地

名。汉语谐音将安徽地名蚌埠转化为“绷不住”的视觉化情绪崩溃隐喻。在抗压吧、哔哩哔哩等社群借“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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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文化”传播时，依托视频弹幕或评论区评论刷屏完成符号复制。该词汇的变异体现为情感扩展，即从愤怒
延伸到哭、笑、失控等多元场景，社会渗透阶段虽未完全固化，但完成方言转写范式创新，衍生出“懂埠人
”等新梗，凸显方言语码的网络再生能力，输入法联想帮助其突破地域限制，成为方俗语网络化的典型案
例。
“润人”（Run）：源于英文“run”的谐音加上中文名词后缀“人”，特指以移民方式离开中国的群

体，其内涵概念丰富，既包含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等合法途径者，亦涵盖通过偷渡“走线”等非法手段抵美
者；该词被部分人批评为“对国家发展的背弃”，亦有人指出其折射出国内社会矛盾与个体对西方幻想的落
差——移民者常在海外陷入身份认同困境，转而依赖中文圈宣泄情绪以自我验证选择正确性，最终成为全球
化时代下个人抉择、生存焦虑与文化撕裂感的复合符号。
这些网络新词的成功，在于其隐喻结构高效地捕捉并传播了特定群体的共享情感、共同困境以及集体认

同。它们不仅是集体情感的“晴雨表”，其传播过程本身也在参与塑造相关的社会认知和行为，而网络环境
为这种基于隐喻的集体意义建构与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

4. 模型的解释力、文化特殊性及未来展望

4.1.  MDDM模型的解释力与优势
MDDM模型的解释力建立在认知语言学、传播学与社会文化研究的动态交叉之上。该模型通过隐喻映射

机制阐明新词创生的认知根源，当主体遭遇表达赤字时，会激活跨概念域的类比思维，例如将生物学内卷化
概念投射至社会竞争领域，这一过程本质是对经验世界的概念化重组。在传播层面，模型引入模因理论解释
社群扩散中的变异规律，初始隐喻的语义弹性为群体协商提供基础，如“躺平”一词同时包含身体姿态与价
值抉择双重意指，而平台算法的可见性分配构成技术性干预变量，典型表现为抖音对“栓Q”的流量倾斜。
社会渗透阶段则体现语言生态系统的选择压力，只有当词汇所指涉的社会实践具备持续文化相关性时，才能
完成词汇化进程，“佛系”成为低欲望生活的代名词即验证此规律。这种多层级联动使MDDM成为阐释数字
语言创新的强解释范式。

4.2.  中国网络新词的文化特殊性
中国网络新词的特殊性植根于三重文化特性。汉语系统的多模态能产性首当其冲，汉字形音义结合的特

性催生独特创新路径，表意文字支持字形游戏如“槑”字表呆萌，声调系统赋能谐音转写如“蚌埠”代指“
绷不住”，拼音输入法则促进“yyds”类字母词增殖，此类多通道符号生产具全球类型学价值。社会转型的
词汇化呈现构成第二重特性，新词凝缩转型中国的集体心态，“内卷”指向后发展时代的竞争异化，“躺平
”表征增长范式转型中的主体疏离，其语义演化实质是社会矛盾的隐喻性解决方案。汉语更倾向通过具身隐
喻具象化抽象社会关系，区别于印欧语系的抽象化表达。第三重特性体现为集体叙事的话语调适，在特定传
播生态下，谐音双关如“润”（run）替代移民形成规避审查的语义加密术，“绝绝子”等萌化表达则展现出
青年对亚文化的追求，以及亚文化话语同主流话语的协商。

4.3.  未来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需在方法论与理论层面实现突破。方法论层面，应建立计算语言学范式，运用动态语义网络分

析追踪网络新词的义项裂变路径，建立网络情绪词典，用以量化网络新词的情感极性迁移，再结合社会网络
分析绘制关键传播节点，此类方法可实证并检验MDDM的阶段转化假设。尤其需开发针对隐喻识别的算法，
自动标注语料库中的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模式，例如“内卷”的植物性特征到社会行为的投射轨迹。
理论创新层面，可开展跨文明比较研究，如对比汉语“躺平”与英语“Quiet Quitting”的隐喻结构差

异，此类研究将推动建立网络语言演化的类型学框架。技术伦理维度需警惕算法对语言多样性的压制，当平
台推荐机制持续放大“yyds”等低语义密度词汇时，可能导致“蚌埠住了”等谐音词陷入“数字达尔文主义
”困境，未来应构建网络语言多样性评估体系，将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纳入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的设计准则中。

5. 结论

网络新词作为数字时代语言创新的载体之一，具有前沿性，其动态演进过程在本文建构的“隐喻驱动型
动态传播模型”中得以系统阐释。该模型揭示网络新词始于个体心智中的隐喻性概念映射，由符号载体创
生，在多层级传播网络中经历扩散、变异与意义协商，最终在固化融入主流或转化消亡中完成生命周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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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核心价值在于确立了网络新词传播的驱动机制——隐喻认知构成底层逻辑，社会文化语境形成选择性场
域，而技术赋能的传播网络则充当变异加速通道。
本文通过对“内卷”“社死”“躺平”“佛系”“润人”等典型网络新词案例的剖析，论证了网络新词

本质是隐喻编码的社会文本。这些词汇凝缩了特定时代的集体意识，其生命力根源在于隐喻结构精准锚定社
会集体心理，传播的过程也是不断强化群体共识的过程，如此，便使网络新词成为新兴网络文化的语义结
晶。
理解网络新词不仅关乎网络语请的变迁研究，还是解码社会心态的关键钥匙。网络新词的动态演进，正

是人类运用隐喻的智慧以应对数字文明新经验、表达新诉求、构建新认同的持续语言文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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